
贵州关岭：火龙果种植面积从 2 分地增到 1 . 5 万亩，价格从每斤 15 元跌到两三元

扶贫火龙果“熄火”,给产业扶贫“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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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饿死不做生意”

到“买全球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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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典标、蒋成、崔宇

6 月 22 日早晨 5 点，天边刚露鱼肚白。家住贵
州省关岭县花江镇太坪村的郭明忠和妻子就已经开
着载货三轮车，前往约 40公里外的关岭县城，准备
摆摊卖自家种植的火龙果，这一趟要开两个小时。

郭明忠和妻子分别在不同的摆摊点，直到晚上
11 点才回到家。匆匆吃过晚饭后，夫妻俩又戴上头
灯，背起背篓，上荒坡采摘成熟的火龙果。等按大
小、品质分好装车之后，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

每年这个时候，正值当地第一批火龙果成熟
上市，采摘期持续一周左右。郭明忠夫妇已经这样
连着忙活了 4 天。

在县城，按照重量多少，8 两以上的火龙果
(当地也称为大果)普遍能卖到 5 元/斤，5 两到 8
两的中果能卖到 3 元/斤，5 两以下的小果只能卖
到 1 . 5 元/斤到 2 元/斤不等。这一天，郭明忠拉
了 700 斤左右的火龙果，总共只卖出 300 多斤，不
到一半。

其实，也有批发商到地里收购。但大果也只能
卖到 3 元/斤至 3 . 5 元/斤，中果 2 元/斤至 2 . 8
元/斤，小果只能卖到 1 . 2 元/斤。

即使运到县城能多卖些钱，这样的价格，依然
让郭明忠们感到很焦虑。

从每斤 15元到两三元：

“再降就没得钱了”

火龙果不易保存、不耐运输。成熟的火龙果如
果没有及时采摘，“不到两天就开裂”，很容易招来
钻进裂缝的昆虫产卵。关岭的火龙果种植户也没
有冷藏库。正因如此，从采摘到销售出去，必须在
3 天到 4 天内完成。

靠自己摆摊销售，数量毕竟有限，种植户的大
部分火龙果都是走中间商渠道。

但在种植户的共同记忆中，几年前根本用不
着自己摆摊。

关岭县花江镇峡谷村种植户余光品回忆：
“2 0 0 9 年，火龙果价格好，1 5 块钱一斤都不愁
卖，想买火龙果得找熟人提前预定，还不一定能
定得到。”余光品从 2010 年开始种植火龙果，并
在前些年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到 40 余亩。

从 15 元/斤到如今的 1 . 2 元/斤至 3 . 5 元/斤，
种植户和消费者一起经历了火龙果价格下挫。2009
年，关岭火龙果地头收购价涨到 15 元/斤，有的农
户甚至能卖到更高。家住关岭县城的吕宗印还记得
自己曾花 18 元只买了一个当地火龙果。那时距关
岭县正式推广红肉型火龙果仅有 2 年。

然而，2010 年火龙果价格首次降为 13 元/
斤，2011 年降为 10 元/斤，2015 年降为 8 元/斤。
到 2017 年，火龙果的地头收购价格已降为 1 . 2
元/斤至 3 . 5 元/斤不等。

当地火龙果一年能采摘 5 批，从 6 月开始到
10 月结束，每隔一个月一批。“6 月第一批的价格一
年中最高，往后的很难超过这个价格。”花江镇种植
户任万祥说，“火龙果价格已不大可能回到巅峰。”

“降到两块钱左右，就没得钱了。”不管种植面
积大小，种植户都对火龙果价格下挫表达了同样
的焦虑。火龙果从种下到挂果需要 2 年到 3 年，
这两三年完全是纯投入。

“种植火龙果需要较大的前期资金投入，整个
种植期间的人工费用也不少。”关岭县农业局负责
推广火龙果产业项目的金超表示，前期平均每亩
地需要投入 5000 元，主要是水泥桩。如果是包含
有蓄水池、小型提灌站等设施的标准化种植基地，
前期每亩的成本高达 7000 元至 9000 元。

关岭是贵州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全
县有 400 多平方公里土地不同程度存在石漠化
现象，而火龙果大多种在这些石漠化的荒山上，
“几乎所有水泥桩都需要靠人往地里扛”。

种植火龙果时，除草、人工授粉、追肥、采摘、

修枝，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些环节直接关系到
火龙果的产量。”金超说，“种植规模在 5 亩以上
时，对于只有两个劳动力的家庭而言，就需要额
外请工人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发现，劳动力不足在种植
户中比较普遍。峡谷村第一书记李能介绍说，峡谷
村有 2766 人，其中劳动力 1200 人左右，而留在
村子里的也就 300 来人，还包括了有劳动力的老
年人。目前，从事火龙果种植的大多是需要在家照
顾孩子的中年劳动力或者老人。

“大多是 50 岁上下的人在种火龙果。”金超
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因为嫌太
苦、太脏、太累，还要面临自然灾害、管理技术不到
位、市场价格、销售等多方面问题。”

在关岭，雇佣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的成本是
100 元。但是，火龙果只在夜间开花，人工授粉只
能在晚上 9 点至凌晨 3 点间进行，这时候请工的
价格是 20 元/小时。

种植户韩先成种植了 27 亩火龙果，每年请工
人除草约 5 次花费 3800 元；授粉 5 次花费 2800
元；追肥 2 次人工加肥料花费 60000 多元；一年摘
果 5 次人工费约 20000 多元；一年需要修枝一次
花费 3200 元。一年下来，韩先成需要花费约 9 万
元。去年，韩先成总共产火龙果 22 吨，按照同一
批次中，大果 20% ，中果 70% ，小果 10% ，以今
年的地头收购价格计算，韩先成的火龙果一年产
值约为 9 . 77 万元，纯收入不足 8000 元。

韩先成的火龙果亩产约为 1630 斤。根据李能
的观察，“亩产 1500 斤至 2000 斤都算管理好的，管
理不好的，一亩地一年只收五六百斤也是有的。”

前几年的火龙果站上了“风口”，确实让不少
种植户增收，特别是让很多贫困户脱了贫。在白泥
村和峡谷村，不少贫困户盖上了砖房。但面对今年
的价格，种植户就不开心了。

关岭县白泥村种植户聂小燕家，在 2013 年
种了 7 亩火龙果，她家的火龙果曾卖过 10 元/斤
的价格。2015 年，尝到甜头的她又补种了 10 亩，
如今这 10 亩火龙果也开始上市，“今年价格不好，
只勉强两个娃娃读书。”聂小燕家有两个娃，一个
上高中，一个读大学。

在白泥村，一些种植户甚至开始倾倒卖不完
的火龙果。“去年大概倒掉了五六百斤，(倒得)有
点多了。”聂小燕家也倒了些，“这一批两三天卖不
完就只能倒掉了。”

从 2 分地到 1 . 5 万亩：

火龙果是如何火起来的

“基本上能种的地方都已经种上了。”在办
公室，金超打开电脑上的地图软件，介绍关岭火
龙果种植情况。从卫星地图上看，在北盘江关岭
段和打邦河两岸，像鱼鳞一样，布满了密密麻麻
的“小包”，“这些种的都是火龙果，现在全县种植
面积约 1 . 5 万亩，年产量约为 7000 吨。”

关岭所引进的火龙果品种为“紫红龙”“晶红龙”
“粉红龙”等，喜光耐阴、耐热耐旱，在关岭县只适宜
北盘江流域和打邦河流域中亚热带和热带气候的
海拔 650 米以下的河谷地区种植。这些地区集中在
原板贵乡(于 2016 年与花江镇合并为花江镇)、花
江镇、上关镇、八德乡和新铺镇。其中，合并后的花
江镇种植规模最大，约占总面积的 70%。

金超回忆，2005 年关岭开始引进火龙果时，

在原板贵乡峡谷村试种的规模只有 2 分地，2014
年，这一数据变为 5287 . 59 亩，到了 2017 年，种
植总面积达到 1 . 5 万亩。

2008 年，关岭将火龙果产业作为促进农民脱
贫增收和推进石漠化治理的途径之一，整合了农
业、扶贫、财政、发改、林业、水利等部门项目资金，
对种植火龙果的农户补贴由原来的 500 元/亩提
升至 3000 元/亩。

截至 2016 年，关岭火龙果种植区域覆盖了关
岭县北盘江流域和打邦河流域沿岸 16 个村，覆盖
贫困农户 1886 户 7546 人，占种植区域贫困户总
数的 70%。另外，根据《关岭自治县“十三五”脱贫
攻坚规划(2016-2020 年)》，“十三五”期间，关岭县
准备新建火龙果种植基地 2 万亩。

“价格好，大家就都跟着种，我们都是同一

批。”白泥村贫困户梁建国指着公路边临近的几家
摆摊的农户说。除了补贴提升之外，很多农户看到
其他人尝到甜头才跟风种植。

贫困户梁建国一个人在家拉扯着两个孩子，
没法出去打工。早在火龙果价格高的时候，他就想
种火龙果。因为既缺劳动力又缺资金，直到 2015
年他才靠着一万元扶贫贷款和叔叔的帮忙种上 8
亩火龙果。经过 3 年，火龙果开始挂果上市，可没
想到的是，价格也从 2015 年的 8 元/斤降为如今
的两三元每斤。梁建国表示，“今年肯定亏了，明年
再看情况。”

“种得多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回顾这几年
的火龙果价格变化，种植户很明白其中的道理。其
实，种得多的不仅仅是关岭本地。在关岭推广火龙
果种植的这几年，与关岭只有一水之隔的镇宁县
和贞丰县也在大规模发展火龙果。

截至 2 0 1 7 年，镇宁火龙果种植面积已从
2012 年的 1450 亩扩大到 17000 亩，投产面积达
到 8500 亩，产量达 1 . 02 万吨。2017 年，镇宁又提
出火龙果产业发展三年计划，计划到 2019 年把
火龙果种植面积发展到 6 万亩，而贞丰县已实现
1 万余亩的种植规模。

关岭、镇宁、贞丰等地推广火龙果正是贵州火
龙果产业“异军突起”的代表。贵州的火龙果种植从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罗甸开始起步，并在全
省近 30 个县推广，“2015 年就超过海南、广西和广
东，成为全国最大的火龙果种植基地”。贵州省农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贵州现有种植面积 9 万余亩。

其实，2016 年开始，关岭农业局已意识到大
规模推广种植可能带来价格下挫，并将用于补贴
农户种植火龙果的总金额从 2015 年的 800 万元
降为 100 万元。

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一方面，政策调控存在
滞后性，前几年大规模推广、农民跟风种植的火龙
果，正逐步进入盛产期。另一方面，在关岭，火龙果种
植项目以村为单位进行申报。火龙果价格下挫影响
的不仅是分散的农户，而是整个村庄。

“收入低管理差的恶性循环”

郭明忠在县城摆摊的那几天，每晚临近九点，
就有一些商贩以十元三斤的价格甩卖火龙果。这让
他很恼火，却也能理解，“卖一块就得一块，一些前
几天剩下的果子再卖不完就得倒掉。”

在太坪村，有十多家像郭明忠这样的种植户，
为了能多卖些钱，把火龙果从地里运到县城或公
路旁卖。据估计，在关岭县城及附近公路旁摆摊的
农户有 100 余户。

如何让自己的果子卖个好价钱，甚至只要卖
出去就好？种植户也在自寻出路。

种植户余光品去年以来一直在尝试把自家卖
不出去的火龙果做成火龙果酒。去年，参加县里组
织的活动，去云南学习火龙果种植与加工，当看到
云南的火龙果酒卖到 680 元一瓶后，他就开始鼓
捣火龙果酒，但目前在产品检测上遇到了障碍。

在关岭，像余光品这样，把卖不出去的火龙果
酿成酒的很多，但都局限在家庭小作坊里，“自己
上网买酒瓶，自己灌酒”，甚至一些农户用的只是
废弃的矿泉水瓶。

种植户任万金从去年就开始尝试着把那些卖
不出去的火龙果切片做成水果干。为了买到最合
适的水果烘干机，他多次背着火龙果去天津做烘
烤实验。现在，任万金产出的一小罐火龙果干能卖
35 元。“需要一斤七八两的新鲜火龙果才做成一
两的干，而且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以 90 摄氏度的高
温连续烤 17 个小时，很耗电。”任万金说。
现在任万金家的火龙果干主要是靠亲戚朋友帮

忙卖。因为没有什么牌子，不能上淘宝。除了量小之
外，任万金制作的火龙果干吃起来像受了潮一样，这
也是他目前遇到的难题——— 密封技术还不成熟。

几乎所有记者采访中遇到的种植户都在借助
微信销售火龙果，一些自己不会操作的农户，就让
还在读书的孩子帮忙。但正如任万金所说，“这个
其实也走不了多少量，一次最多卖 10 斤、20 斤。”

不过，很少有种植户意识到，当地火龙果也存
在质量问题。

“品质好，口味好”“只有这个地方的果口感才

是最好的”，在关岭，几乎所有的本地人都这样
称赞当地的火龙果。2007 年，在成都国际农产
品博览会上，关岭火龙果获得金奖。然而在外来
的火龙果专家王江看来，当地的火龙果质量还
远远不能让种植户“高枕无忧”。

6 月 23 日中午，余光品家迎来了贵阳一家
农业科技技术公司，王江正是这家企业的火龙
果专家。如果对火龙果品质满意的话，这家公司
将与余光品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

余光品家里正好按大小分箱堆着昨天从山
上采摘的火龙果。对这些火龙果，王江面露难色，
大果堆里有好些个表皮长了大块斑点的果子，更
有一些火龙果熟透开裂了，“这样的果子我们叫
次品果，没有卖相了。”

王江发现，余光品家的火龙果问题远不止这
些，还有果子偏小、品种杂、没有有机食品认证等。

“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母亲养
三个小孩，奶水肯定就不够。”王江指着不远处
的几株火龙果说，“一个枝条上如果长了太多果
子，就应该掐掉一些，长一个果子肯定比长三个
果子来的大。”至于品种杂，且都混在一起了，是
因为在关岭推广火龙果过程中，曾先后推广过
不同的改良品种，这样在后期人工授粉过程中，
种植户就全都混在一起了。而没有有机食品认
证，“就相当于没有身份证，算黑户。”王江说，
“有认证的就能比没认证的多卖几块钱。”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技术和管理的问
题。”王江介绍，在越南，火龙果打下来之后，先
清洗、泡保鲜剂，然后再分装、套袋、装箱，这样
的火龙果才进得了超市，不像当地的火龙果，采
摘之后，没有任何处理措施，3 到 4 天就坏了，
更别提大量进超市了。“这些都需要增加成本，
现在火龙果本来就卖得便宜，农民更不愿意这
样精细化管理。”

种植户确实陷入了一种不好的循环——— 火
龙果价格越低，农民就越缺乏激励去进行精细
化管理；越是缺乏精细化管理，产出的火龙果在
市场上越难有竞争力，价格也越低。

李能一语点破，“本来就没卖多少钱，还让
农民往里投钱，不大可能。即使一家这么做了，
价格也不会因为这一家就提高了，整个大环境
是这样。”

金超认为，这种情况还和劳动力不足有关。
劳动力不足，雇佣一个劳动力的价格也就越高，
精细化管理的成本也就越高。

从“换产业”到发补贴

在破解“收入低管理差的恶性循环”这个
问题上，关岭的办法是通过建立大型产业协
会，鼓励支持企业、合作社、大户、农户等经营
主体联合建立产业协会，并实行企业化管理，
积极争取对产业协会实现生产标准化进行资
金扶持。对于目前的进展，金超表示，目前只
有 3 个从事火龙果种植的企业参与，而没有
普通种植户的参与。

火龙果价格下挫，峡谷村索性换了个扶贫
产业。如今峡谷村已不再把火龙果当主导产业，
而是大力推广花椒种植产业。在他们看来，现在
花椒行情好，如果卖不出去还可以晒干储存。

从火龙果转到花椒，一些种植户并不“买
账”，火龙果仍然是农户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甚
至有农户在花椒地里偷偷种植火龙果。种植户
认为，火龙果优于花椒的地方在于火龙果能提
供持续性的现金收入。火龙果能收 5 批，每一
批都有收入，而花椒一年只有一季。另一方面，
关岭县也通过引进、补贴电商、举办火龙果节等
方式扩大火龙果销售。根据《关岭自治县电子商
务产业发展奖励实施细则》，对于从事火龙果电
商的企业及个人，每发一件重量超 2 . 5 公斤的
快递，给予 4 块钱的补贴。2017 年，关岭县总
共发放了补贴 44 万元。关岭县电商办负责人
介绍，去年关岭通过电商销售了约 300 吨火龙
果。

金超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去年关岭产
的 7000 吨火龙果中有 5000 吨左右由中间商
按批发价销往贵阳、昆明等周边城市。

然而，花江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申鹏发现，
引进电商企业或中间商扩大销售，除了价格偏
低之外，存在供货量难以保证的问题。在政府与
企业签订订货合同，并与农户签好认购合同之
后，“认购合同经常成了一纸空文，老百姓一看
到市场上比我们的价格高就偷偷运到市场上卖
了”，这样一来，政府就满足不了与企业签订的
合同规定的产量。

余光品还向记者抱怨，自己曾被中间商
“坑”过。原来，这家收购企业事先与政府签订了
合同，以固定的价格收购农户的火龙果，这样可
以享受相应的补贴。然而，在实地收购时，这家
企业并没有按照合同里的固定价格，“比说好的
价格低了一些”。

在贵阳一家农业科技技术物流供应链负责
人看来，这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当地火龙果销售缺
乏通畅的市场销售渠道，“没有很好的销售渠道，
自然就别人说什么价你就什么价了。”关岭既没
有辐射全国的火龙果交易市场，也没有完善的保
鲜工序和足够的冷储设施，这导致了“你在当地
卖不出去，也没法长途运输到别的地方去卖”。

产业扶贫须防范市场风险

贵州关岭扶贫火龙果价格下挫就是一例。
据公开报道，2016 年，云南某地精准扶贫产

业烤烟遭遇了滞销；2017 年，河南一些地方的西
瓜一毛钱一斤都无人购买，而西瓜正是此前河南
多地大力发展的扶贫产业；2018 年 6 月，广西多
地的扶贫荔枝也遭遇了销售难，一些种植户甚至
把荔枝当垃圾处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有 6000 多万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这个
时期既是扶贫工作的成果收获期，也是风险容
易释放的时期，许多潜在的问题可能集中暴露
出来。2017 年年底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将风险防范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提出
重点防范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道德风险。

“对贫困户来说，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于产业
扶贫的失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王晓毅说，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很大，特别
是实施大规模精准扶贫以后，一些农业产业项
目趋同、选择的品种单一，随着过去几年种植的
水果和特色农产品逐渐进入丰产期，集中上市
以后可能会带来价格的波动，加剧市场风险。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
雪峰说，产业扶贫所种植的经济作物相对于
传统大宗农产品而言，具有高产出、高投入、
高风险的特点。贫困地区原来的农副产品产
量相对较少，没有经历过大的市场波动，相对
于其他地方，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弱一些。

同时，贫困户也并非完整的市场主体，很多贫
困户经济能力和劳动能力都比较差，应该选
择从事投入较少、产出稳定、风险较少的农业
项目。

脱贫攻坚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如何
防范同质化的扶贫农产品大量集中上市造成的
价格波动风险？

贺雪峰认为，完善冷储手段、寻求精细化、
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更应该是地方政府和
龙头企业的责任。在王晓毅看来，如果想要更好
地参与市场竞争，贫困户还需要一个成长过程，
现阶段一味要求贫困户进行精细化、专业化生
产，其实是把下一阶段的工作拿到这一阶段来做。

“价格低和产品卖不出去其实都是区域产
品过剩导致的生产者议价能力低。”王晓毅说。
背后原因是大量同质化农产品的集中上市与贫
困地区仓储、物流、市场网络的不完善造成的结
构性矛盾，“在很多贫困地区，缺乏能够辐射全
国的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

王晓毅建议，在产销对接和风险防范上发
挥政府有形的手，“地方发展扶贫产业，应该在
扩展市场渠道上投入更多力量。另外，政府应
该科学分析信息，对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出预
警，通过引入农业保险机制、延长产业链等方
式，减少市场价格波动可能给脱贫攻坚带来的
掣肘。”

▲公路边的一处水池因为种植户倾倒的火龙果而变成了粉色。本报记者张典标摄▲在贵州关岭县，沿着北盘江和打邦河，几乎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火龙果。（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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